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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小驴论 

乔宏智，张丽军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

［摘　要］郑小驴是出生于１９８０年代的年轻作家，身为代际划分法中的“８０后”新生代文坛力量，其与市场化的“青春写作”
截然不同，给我们带来了接续文学传统的新希望。郑小驴的小说以８０年代生人的人生经历和体验为创作资源，既有青少年
期的成长与创伤，又有当下社会青年人的生存困境；既有以家族、历史为背景的历史化写作，又有充满隐喻的寓言故事。无

论是何种题材，都共同表达了８０后一代人独有的生命体验。郑小驴的小说在讲述同代人的故事背后，呈现了一代人的反思
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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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小驴是“８０后”文坛新势力的一支重要组成
力量，其小说既关注湘西的乡土世界，又充满对社

会现实的关注和反思，在传承文学史的同时，呈现

其特有的生存经验和精神立场。郑小驴超越年龄

的成熟、老道的小说创作近几年引起了评论界的关

注。过去的“８０后”写作给我们的印象往往是“市
场孵化·轻写作·伪忧伤·恋物”［１］等等一系列负

面的阅读感受，以郑小驴为代表的新生代“８０后”

作家的渐次出场，逐渐改变了人们对“８０后”作家
的成见，看到了新生代作家们对文学史传承的努

力。著名评论家孟繁华读过郑小驴的小说后评价

道：“他的文字功力和叙事才能让我难以忘记。他

改变了我对８０后这代人不应有的判断。”［２］作家温
亚军也曾这样评价道：“感觉小驴不像 ８０后写作
者，他的叙述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没有他那个年

龄段写作者的狂放恣意。”［３］具体到郑小驴的小说

４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２－２８
作者简介：乔宏智（１９８９－），男，山东东营人，山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张丽军（１９７２－），男，山东莒县人，山东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山东省
作协特邀文学评论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乔宏智，张丽军：郑小驴论

创作，《１９２１年的童谣》《１９６６年的一盏马灯》等历
史题材小说和《痒》《飞利浦牌剃须刀》等关注现代

社会的作品，同样出自这位“８０后”作家之手，关注
当下社会，回忆历史故事，这两种看似矛盾的小说

创作在郑小驴这里是统一的。将一位作家的作品

大卸八块，进行“条块化”的处理往往会导致简单

化、片面化的错误，对郑小驴而言，现实题材的小说

和历史题材的小说同样也是“貌离”而“神合”的。

沿着这两条郑小驴小说创作的路径，我们一起去探

寻郑小驴小说核心地带的精神秘密。

　　一　关注现实：随“８０后”一代人的成长阵痛
而颤栗

　　尽管当前学界对按照作家出生年龄来划分作
家创作群体的“代际划分法”存在颇多争议，许多作

家自己也并不同意简单地将其归入某一创作代际

阵营中。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当下的文化

语境中，不同时代的人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性，

即便是同时代的人身份认同也是多元和自相矛盾

的，代际成为一个无法忽略的现实存在。”［４］一个作

家的成长经历、家庭背景和社会文化思潮对其生活

的影响等往往成为一个作家最直接和重要的创作

资源。亲历者的身份赋予言说者一种天然的合法

性。较早成名的“８０后”作家们便是借书写自己的
“正青春”而引起人们的关注的。郑小驴也自然选

择了书写同代人的故事这一天然的创作源泉，他毫

不避讳自己“８０后”作家的身份，还经常在作品中
直接调侃“８０后”一代人。如《大罪》中事业不顺利
的小马和一群年轻的教师在一起喝酒的时候直呼：

“我们８０后没法活了！”［５］１２１又如《像人》中郑小驴
借警察之口自嘲道：“你们８０后是什么也不知道了
……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唉！”［５］１７０然而，郑小

驴不是简单地轻松幽默，而是真实写出了“８０后”
一代人生存、成长的困境，表达了切肤的痛感。

１９７８年以后，我国正式实行计划生育制度，并
将之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延续至今，“８０后”一代
人是最早与计划生育发生碰撞的一代人，尤其是在

“重男轻女”思想更为普遍的乡村地区，计划生育的

执行更加困难，也更加残酷。许多作家已将其纳入

到了自己的作品中进行了关注，如莫言的小说《蛙》

等。郑小驴的长篇小说《西洲曲》、中短篇小说《鬼

节》和《不存在的婴儿》关注的便是计划生育给人

们带来的苦难。《西洲曲》将视角放在了南棉镇青

花滩一个五口之家，以家中的小儿子———十几岁的

少年罗成为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展现计划生育制度

下不同角色命运的云谲波诡。谭青的妻子北妹已

经生了两个女儿，却一直想生个儿子。便在罗家住

下，躲避计划生育检查。一次躲避搜查的时候因为

在地窖里时间太久导致缺氧，致使婴儿流产。不久

北妹因为接受不了丧子之痛跳河自杀了。丈夫谭

青从此性情大变，将这一笔血债记在了执行国策的

罗副镇长身上，走上了复仇的道路。将罗副镇长的

唯一的儿子———“我”的同学罗圭暗中杀害了。小

说没有控诉计划生育制度的不合理，而是展现事件

中个体的遭遇。通过罗圭之口，我们发现，貌似是

主导这次悲剧的罗副镇长，也一直想再要一个孩

子，只是因为妻子的不能生育而无法实现。中年丧

子的罗副镇长，最终却收养了一个又聋又哑、不知

从哪流浪过来的孩子，并喃喃自语：“孩子没了，老

婆走了，他今后就是我的天，我的地，我的祖宗了

……”［６］２３４八叔在此次北妹的悲剧中也负有不可推

卸的责任。他较早察觉到了北妹在我家躲避计划

生育，便以此相要挟，让“我”的姐姐左兰嫁给他的

残疾儿子大方。从人情的角度来讲，这是不为人所

耻的行径。然而谁又能想到，“在石门，大方是唯一

一个独生子女。八叔那时其实大可再要一个，只是

因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第二胎都有三四个月了，

他将自己女人拉去了医院。”［６］６９从执行政策的角度

看，这反而是一个英雄。从这里我们看出了执行计

划生育政策的复杂性。从今天的社会现实看，关注

“失独”家庭也已经引起了国家的重视。这些苦痛

都是计划生育所带来的。《鬼节》和《西洲曲》在故

事结构上可看作姊妹篇，将躲避计划生育放在了七

月十五过鬼节的背景下，凸现了悲凉的成分。短篇

小说《不存在的婴儿》则从未出生也不可能出生的

腹中胎儿的视角，讲述他的离去给自己和一家人带

来的痛苦。

展现少年时代成长期的孤独、苦闷和青年一代

８０后蚁族生存、奋斗的艰辛也是郑小驴现实题材
小说中的重要关注点。这种经验也是郑小驴同时

代人所共有的体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直接导

致了许多少年青春期时的孤独、苦闷无处发泄、无

人诉说。《西洲曲》中的罗圭向好友罗成直接倾诉

道：“我很孤独，我家就我一个孩子，他们每天的工

作就是不让别人超生孩子，却忽略了我的孤

独。”［６］２４有时，这种孤独甚至会造成心理的扭曲和

创伤。《我略知一二》中的初二小女孩李青梨便遭

遇了这样的问题。她来到派出所报案，说自己亲手

杀害了自己的亲哥哥李青松。然而经过一系列侦

查，根本找不到任何现场和证据。李青梨确实曾经

有过一个哥哥，但在四岁的时候就已经淹死了。李

青梨曾经和一个叫林萧的男生谈过恋爱，后来也分

手了。李青梨为什么要报假警呢？通过李青梨常

年在外打工的父母，我们了解了一点，李青梨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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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唯一的孩子，常年和聋哑的奶奶一起生活。李青

梨是孤独，她曾试图向日记、向男朋友身上摆脱这

种孤独，但都失败了。李青梨的母亲说道：“我知道

她一直都想要个哥哥，她孤单，像只可怜的小鸟儿，

从小没人陪她说话……”［７］１１６“留守儿童”的问题我

们大家都有所关注，然而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或许我

们仅仅是略知一二的。郑小驴从切身的体验出发，

为我们了解这一群体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感受。

作为改革开放和计划生育下的一代，没有了兄

弟姐妹对家庭资源的竞争，伴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

急剧增长，理应过上一种相对富足的生活。没想到

的是，等待这一代人的是高校扩招带来的文凭贬值

和土地财政带来的高房价。知识不再是农村青年

改变命运的金光大道，社会阶层的固化日益明显，

蚁族理所应当地出现了。《少儿不宜》中的少年游

离，便在这样一种未知的茫然中游离着。他的好友

溜子抱怨道：“我爸说今年考不上，明年再去复读，

他说考大学才是我唯一的出路。妈的，你说现在大

学生那么多，扫厕所的都有，我爸这人就是想不明

白！”［７］１０作为家里的成功案例，大学毕业后留在了

城里的堂哥，却因为收入过低买不起房和女友吵架

冲动跳楼。曾经被他人羡慕的伯伯竟这样感慨道：

“早知道就不该送他念书，那花花城市，是他待得了

的吗！”［７］１８《七月流血事件》中的主人公蚁族小曾

更是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后精神崩溃挥刀向他

人！这些都是属于“８０后”一代人的独特体验，是
郑小驴同代人的故事。

　　二　回溯历史：表达“８０后”一代人的历史
态度

　　李德南曾撰文分析“８０后”写作中“去历史化”
和“非历史化”的写作问题。他在文中分析道：“从

生活环境上来讲，绝大多数的‘８０后’，都是在改革
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没有经受反‘右’、‘文革’、‘上

山下乡’这些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历史记忆相对

稀薄。１９９０年以来开始愈演愈烈的商业意识和消
费主义氛围，也使得这一代的作者乐于活在当下，

活在此时此地当中。”［８］对现代人而言，历史只存在

于史料和想象之中，未曾亲历的心情体会到的更多

只是他人的一段故事。故而历史叙事难免会成为

“８０后”作家们的软肋。郑小驴的几篇家族、历史
叙事小说，如《１９２１年的童谣》《一九四五年的长
河》《１９６６年的一盏马灯》《枪声》和《鬼子们》等，
则成功表达了“８０后”青年作家们眼中历史的模样
和他们对待历史的态度。尽管郑小驴本人曾表示

过对这一部分历史小说的不满：“那时还在上学，视

野有限。之所以有段时间偏执于年份为题目的小

说，可能出自于自己的个人喜好吧。现在不这么取

题目了。……比方说你现在对我小说的印象依然

停留在年份与历史等为题材的层面。其实我就写

了这么两三个，结果却是灾难性的。”［９］我们依然不

能忽视郑小驴对历史题材的成功实验和所引起的

评论界的关注。对于未曾从那个年代走过的郑小

驴，如何将历史题材处理得具有当下的真实感呢？

归因于两方面，一是写出了当代人对历史的态度，

二是对历史故事采取恰当的技术手段进行了处理。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反右斗争扩

大化等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都在郑小驴

的笔下成为了他小说创作的内容。然而，面对同样

一段历史，郑小驴小说中对历史的态度和看法，与老

一辈作家们的书写是有着一种异质性因素存在的。

小说《鬼子们》，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末期一批驻扎在

“我们”村里的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小说写出了侵略

者的血腥、残暴，惨无人道，小说也写出了普通民众，

如“我”的瞎眼老娘对侵略者的无所畏惧与抵抗。但

小说还表现了侵略者们人性化的一面。得知日本遭

到美国原子弹的轰炸后，他们会去寺庙里祈福、祷

告，会常常拿着家里亲人的照片怀想，甚至还将“我”

的瞎子娘当作家里老母亲的情感寄托给我们送猪肉

和罐头吃。而在随时有着死亡威胁的“我”眼中：“说

实话，我也不是很反感这些鬼子。要是他们不随便

砍人脑壳，国军比他们也好不到哪去。”［１０］８６这种印

象与我们传统的国民教育是磗格不入的。又比如小

说《１９２１年的童谣》中，革命红军来到青花滩，将头号
地主陈大膀子杀害时的一段：

陈大膀子挣扎着不服气，说，我哪该死了？你

们把我们陈家祠堂也征用了，地契也没收了，饭也

给你们煮了，还杀了一口猪给你们吃———我也是过

年才杀得上猪啊！

湘西佬吐了几个眼圈，眯着眼睛说，这我知道，

可今天必须要把你杀掉。

陈大膀子说，为啥呀？

湘西佬说，这是革命上的问题，给你说了，你也

未必能明白，你懂了吗？

陈大膀子低着头，说，我不懂。

湘西佬说，还不懂？！不杀你我们杀谁去，谁让

你是青花滩的头号地主，不杀你不足以平民愤！

陈大膀子说，我富，也是靠自己一点一滴节俭

出来的，我既不偷又不抢，凭啥杀我！［１０］９

不难看出，革命在青年一代作家眼中，不再只

是一味地盲目狂热。“革命”的许多做法也并非完

全经得住历史的推敲与审视。行刑前，“陈大膀子

哑着嗓子边走边喊，难道富也有罪吗！？”表达的正

是年轻一代作家对历史的反问和思索。对比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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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中“十七年时期”的文艺作品，郑小驴的这种历

史态度是具有代表性的，是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西

方文艺思潮与我国历史史实交融的结果。同时，这

种历史观也是具有普遍性的，代表了“８０后”郑小
驴同代人对历史的更加理性的理解和反思。

从小说技法来讲，郑小驴通过多种手段将虚构

的历史小说赋予了相当真实的力量。首先，郑小驴

从史书、史料和民间传说中去认识连自己的父辈都

未曾亲历的故事。例如，郑小驴在《少年与蛇》文后

写道：“很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听说过有关

这两个少年失踪的传说不下十余种。”［７］２２６将传说和

历史记载进行想象和虚构，亦虚亦实。其次，郑小驴

的历史题材作品往往采用家族修辞的手段，获得了

一种类似自传般的真实感。其关注年份的几部作品

尤为突出。《１９２１年的童谣》从祖父、祖母的童年写
起，一直写到孙子辈的“我”。将郑家家族的命运放

置在从抗战到文革的历史洪流中，以家族史的变迁

管窥民族历史，获得历史真实感的同时，具备了史诗

般的宏大品格。再次，小说中的鬼魅叙事增添了作

品的色彩。各种怪力乱神往往是通过乡村的独特习

俗和民间传说来粉墨登场的。比如《望天宫》中，爷

爷对年幼生病的“我”传授经验：

万籁俱寂的深夜里，一阵清风徐徐而过，紧接

着的便是幽幽袅袅的怪声，长时间地在那广袤幽暗

的夜空里回荡着，恍惚中，你便能听到一个声音隐

隐约约地传来，好像是在喊你的名字。这时候，如

果你未及细思，顺口就应了，那么大难很快就要降

临到你的头上了。因为外间叫你名的是鬼，你应了

一声，你的灵魂便脱离肉身，跟着它走了。爷爷的

话总是让我夜里不敢一个人睡觉。他还说，夜里不

能照镜子。

夜里照镜子，你会突然发现镜子里的人突然换

了一副你陌生的面孔……夜里还不能梳头发和吹

口哨，那样会让你永远都有做不完的事情，吹口哨

会招来鬼……不能钻女人晾衣服的架子下面，也不

能钻板凳和床，那样会长不高个子……［１０］１５６

从今日科学的角度来看，许多民俗与传说都带

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但在那时的中国人心目

中，这就是信仰的一种。时至今日，烧纸、祭祀等许

多传统我们依然保留着。郑小驴的鬼魅叙事是对

历史真实的一种再现。最后，郑小驴在讲述历史故

事的过程中，采用了一种平静地甚至于略显冷漠的

叙事态度，无论是对暴力还是仇恨与战争，这与前

文提到的现实题材作品的叙事态度是有明显差异

的。这也是符合叙事真实的，因为毕竟对历史而

言，我们都是旁观者。过于投入和激烈的感情反应

反而显得技法痕迹太重了。

　　三　殊路同归：“８０后”对社会、人生的追问与
求索

　　对于一个优秀的作家来说，无论使用何种文体
来表达，无论关注何种题材、虚构怎样的故事，他的

作品中都必须要有一种人文关怀的精神，不能放弃

一个作家所应承担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作

家的责任和使命会随着时代发展、社会进步而发生

改变，但关乎人类生存、发展、道德与良知的底线不

会消亡。从郑小驴的小说中，我们感受到了新生代

“８０后”作家对生命、对信仰、对爱情、对历史、对人
生的感受和思考，一种强烈的反思意识潜流在郑小

驴小说写作的核心地带。对人自身的关注是每一

代作家都要感受和思考的，郑小驴将他所感受到的

同代人对人类价值和情感的追问用小说的形式传

达了出来，作为“８０后”一代人的时代经验传声筒，
郑小驴正践行着一个作家的精神使命。郑小驴的

多种类型题材的小说创作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在

作品中融入了自己的反思和感叹。

《最后一个道士》表现了对传统文化后继乏人、

衰落甚至消亡的惋惜。在石门的牯岭上，最后一户

人家已经搬离，只剩下了蛇神庙里的老道士老铁。

尽管庙宇并不大，但佛事、道场、巫术俱在，过去的

人们不论何种重大事情都要请老铁做法事。老铁

一生收了三个徒弟，子春是他的小徒弟，也是老铁

寄予厚望欲传之衣钵的徒弟。子春悟性高，学习老

铁的本领也最为精进，但是心不静。上牯岭两年

后，老铁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子春报名当兵了。走

的时候，子春答应复员后回来完成最后一年的学

习，继承师父的衣钵。然而子春此一去，直至老铁

病逝，都再没有登上蛇神庙。子春复员后宁肯去繁

华的广州商场的门口作保安，也不愿意回去当道

士。两年后，子春已是肥头大耳一副尘世人的模

样，当过去的邮递员小楼来到广州见到子春，提起

是否继承师父的几大箱衣钵的时候，子春笑了笑

说：“都不干这行了，还留着干什么！你要吗？你要

送给你好了。”［７］２７４子春眼里，这不过是个挣生活的

行当。最后一个道士的死去，衣钵的无人传承，道

士文化也永远停留在了史书的记载中。

《白虎之年》则是一篇反思人类文明的寓言故

事。一只未进化完全的小人猿叫毛孩，他号称能看

到传说中的白虎，并一直渴望有一天骑着白虎离开

青花滩。大家都把他看成疯子。然而那一年的冬

天开始，从旺家女人生下了一个死胎开始，各种各

样的怪事发生在了青花滩。埋在山上的死婴不翼

而飞，河里打捞上来长着人脚的会哭泣的鱼，人们

开始忘记各种工具的使用方法，就连青花滩最聪明

的教书匠郑源都不认识字了。情况继续恶化，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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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了怎样做饭，不知道哪些东西可以吃，饥饿笼

罩了人间。直到最后父母子女之间互不相识，自相

残杀。所有的文明印记在人类身上消失殆尽。毛

孩一直等待着白虎出现，以为见到白虎这一切都会

回到从前，然而白虎一直都没有出现，毛孩，作为青

花滩最后一个人类，被一群野兽分食掉了。这是一

篇醒世的寓言。人类进化到高级动物，产生了文明

和道德。试想有一天，大自然将人类的文明一点点

收回，人类终将退化成最原始的兽，今天的我们还

会去做践踏道德、毁灭文明的兽行吗？！

《小驴回家》则是一篇关注现实、关注新生代农

民工兄弟的作品。“我”的家在偏远贫穷的大山沟

里，不满２２岁的“我”早早地就和村里其他年轻人
一样，去了桃城做了一名水泥小工。生活艰辛、工

作在城里备受歧视，孩子的教育无法保障，就连生

病了都看不起。“他们这样的眼光我已经太熟悉

了，我甚至不用抬头就能读懂他们眼神里所饱含的

鄙夷和不屑，我已经习惯了甚至麻木了。二十年

来，我去过好几个城市，所到之处，只要他们不驱赶

我们就谢天谢地了。”［１０］１８５即便如此，“我”一出生

便死了娘的堂侄少斌依然跟我来到了城市打工。

然而命运仿佛生来就不平等：“农村人的命贱，在城

里做事，如遇天灾人祸，就如死了一只蚂蚁一

样。”［１０］１９２少斌在工地出事了，为了救其他工友，腰

部以下被砸瘫痪。多年未回家的“我”，回家后却给

少斌的爹带来了噩耗。为了不拖累少斌，少斌老爹

喝农药自杀了。少斌仅仅得到了５万元赔偿款，后
来疯了。我们自身的命运已经无法改变，我们只能

将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学

习，在农村，不管你怎样，只有读书，才是你步入城

市的唯一出路。”［１０］１９６然而仅仅依靠知识，在现在

的社会想要实现从乡村到城市的跨越依然困难重

重。但，其他已别无选择。《小驴回家》中展现的贫

困农民生活是一种残酷的真相，从中我们也体味到

了郑小驴一颗心忧大地的悲悯之心。

《和九月说再见》对纯洁的爱情和物质的爱情

进行了思辨，并对人们普遍认同的爱情中的好男人

形象进行了颠覆。《弥天》则对宗教信仰发出了思

考。借小说中人物“信仰这什么狗屁东西，这世界

还有什么值得信仰的吗？上帝给你房住给你饭吃

给你钱花吗？”［７］７９的反问，探寻信仰的终极力量。

《１９２１年的童谣》，涉及一个家族三代人几十年的
历史，最终要表达的不过是那首人人从小都会唱的

童谣：“衣要遮体呃／饭要吃饱呃／苦难再多呃／活着
就好呃”［１０］４苦难再多，活着就好，这是一代青年作

家对生存最本质的领悟。郑小驴通过对不同题材、

不同角度对不同情感、价值的反思，为我们呈现了

８０后一代人“在路上”的成熟与思考。
“在新时期一个个文学浪潮中，一些作家被淘

汰了，一些作家如贾平凹、莫言、张炜、铁凝、王安

忆、迟子建、苏童、格非等新作不间断的推出，成为

３０年文坛的常青树，构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超
稳定文坛格局。超稳定的文坛客观造成了作家群

体代际更替的延宕。而对这一文学困境，８０后作
家另辟蹊径，彻底放弃了传统作家从期刊到出版的

漫长、严苛的成长道路，而在新的市场经济和文化

消费主义思潮之下，与出版、传媒、网络合作，直接

走向文学终端市场，以造星的方式包装打造文学界

的‘明星’。”［１１］或许没有这一批文学明星耀眼的星

光，８０后一代作家的浮出历史地表还需要延后多
年。幸运的是，明星耀眼光环的背后，郑小驴等一

批继承文学史传统的作家没有错过登台的时机，在

“８０后”青春校园写作渐行渐远的时候，为当代文
学提供了继续前行的文坛新力量。郑小驴的作品

依然有着各种各样的不足和缺憾，依然还是实验性

的文本，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郑小驴小说中向大师

致敬的影子，如《一九四五年的长河》相较于莫言的

《红高粱家族》，《望天宫》中的蚩尤相较于《爸爸

爸》中的丙崽，《坐在雪地上张开嘴》相较于莫言的

《四十一炮》等，都是一些成功的尝试。通过郑小驴

的小说，我们听到了 ８０后一代人的故事，了解了
“８０后”作家在文学上的努力和尝试，看到了青年
一代对文学的继承和对责任的担当。“８０后”一代
人的故事，更精彩的篇章在等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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